
周末。天气晴好。我往东洞庭湖老家探亲

访友。今年冬天来得迟，芦苇还留着半青半白

的穗子，风一过，沙沙响，像小时候上学懒洋洋

地翻书页声。

十年禁渔令下达后，同学老林正式上岸，待

在渔民新村的时间多了起来，听说我回来了，几

次三番邀我去尝新做的风干鱼，津津乐道鱼是自

家小鱼塘天然放养，全是青草、菜叶侍候大的。

午后晒晒太阳，闲适惬意。我俩搬把竹椅

坐在屋檐下。几棵橘树被果子压弯了枝，橙黄

的果实触手可及，清香扑鼻。

“你听！”老林竖起两根手指，置于嘴唇，作噤

声状。远远传来阵阵鸣声，清脆悠长，“嘎嘎——

咕咕——”。

“是大雁。每年它们会和其他候鸟打遥远

的北边来，歇在我们这儿过冬。”老林叫我摘下

几个橘子，自己则抓上一大把谷子。这是要干

吗？我心有疑惑但是也没问。

我们沿湖堤往深处走 ，只见退水后的滩

涂上，密密麻麻全是鸟：白鹤优雅地踱步，像

穿着白袍的先生；灰雁笨拙些，埋头在泥里找

食……及至水面开阔处，放眼观之，鸟儿或低飞

掠过，惹得涟漪浅绽；或成群嬉戏，惬意灵动。

“看那边——”老林指指芦苇丛。

几只麋鹿在浅水滩站着，角像枯树枝，浑

身毛色灰扑扑的。它们不时地抬头望望鸟群，

又低头喝水，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正看着，近

处芦苇忽然“哗啦”一响，一个灰蓝色的背脊在

湖心一闪而过。

“是江豚！”老林眯着眼笑，“以前难得一

见，现在隔三差五就能碰上。你看它那样子，像

不像微笑天使？”

我顺着他手指望过去，那江豚又跃起一

次，圆滚滚的身子在空中弯成月牙，“噗通”落

回水里，溅起几朵清亮的水花。那水花在低垂

的天光里，一闪便碎了。

我们在一个避风的堤坡后坐下。阳光照过

来，暖意融融。老林掏出橘子，慢慢地剥，清香

弥散在旷野里。

离我们二十余米的浅滩上，歇着一只大

雁，老远就感觉精气神不在线。偶尔“嘎嘎”一

声，非正常鸣叫，凄厉痛苦，听着就让人难受。

“感觉生了病。”老林眉毛一挑。

生怕惊扰到它，我放缓了脚步，踮起脚尖

向前靠近。掰了片橘子，对着它扬了一下。它一

瘸一拐，挣扎着想要躲避，扑棱了几下翅膀，没

有飞起来。

它后退半步，歪头瞧瞧橘子，又瞧瞧我，最

终上前啄食。吃完，也不跑，就在原地蹲下来，

把喙埋进背羽里打盹。

这是一只受了伤的大雁，一侧的翅膀和同

侧的腿有着明显的伤口，从伤口外侧的结痂来

看，受伤应该有些时日了。这家伙意志也算顽

强，不远万里，总算如期来到东洞庭湖湿地。

老林叹口气：“这样它熬不过今夜，黄鼠狼

肯定会叼走它。”

两人互相看看，心里都明白该做什么，又

有些犹豫。野性生灵，最忌人插手。这些精灵，

一年又一年，沿着候鸟迁徙路线，拍打着翅膀

翻山越河而来，一路风雪，躲避天敌，只为大湖

这片越冬地和停歇地。

5 分钟倏忽而过，老林缓缓走向那雁。他有

着 30余年经验，懂得如何与生灵打交道。雁见他

靠近，喉咙里发出“嘎嘎”声，并未展翅逃遁。

老林在它前面 3 米左右蹲下，伸出手掌，掌

心搁着几粒谷子。雁啄了一下他的手指，感觉

是在试探。老林不动，依旧伸着手。

几次试探过后，它不再动作。老林清了清

嗓子，也不管大雁能不能听懂人话，伸手轻轻

把它捧起：“走吧，跟我们回去避一避。”大雁窝

在老林的掌心，微微颤抖。

彼时，落日熔金，湖光潋滟。远道而来的候

鸟们或在波间浮游，或振翅掠水，趁着最后一

缕天光寻觅着晚餐。它们在这里停歇、蓄力，仿

佛只是为了履行一个古老的约定。

“先养着，等伤势好点再说。”老林作出了

最后的决定。

大湖上空，归巢鸟儿们的鸣叫声，在夜色中传

得格外悠远。回望。那些白色、黑色的影子起起落

落，麋鹿隐入了芦苇深处，江豚的涟漪也早已散

尽。诚如我们的来去，于它们，不过是清风过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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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霭连天的大熊山，披着上古时期的衣裳，

没有灯火阑珊的羁绊，也没有对老旧月光的感

怀。昔日的群山部落，找不到新化、安化这样的

地名，1622 米的海拔，独耸立于湘中腹地，四面

群山俯首绵绵。

那些深居山寨，耕种采药的九黎部落后裔，

早已放下手中弓弩，走出了刘禹锡的《莫瑶歌》。

就连那位倒立行走的狩猎之神张五郎，逃过天

兵天将的追杀后，也走进了古人神话中。

梅山文化的旷远，与日月同行，张五郎威名

再大，也称不上大熊山最早的主人。从盘古开天

起，大熊山即为蚩尤的祖脉家山，本名大神山。

涿鹿之战中，蚩尤兵败身亡。黄帝率军进驻后，

心存愤懑的蚩尤化作恶熊卧于黄帝床榻一侧，

咆哮怒吼，黄帝大惊，次日率兵北迁，因黄帝姓

氏为“有熊氏”，遂改大神山为大熊山。

日月昭昭中，炎、黄二帝和蚩尤之间早已放

下心中的恩怨，同列为中华人文始祖。不管部落

相争中有过怎样的厮杀，也不管大熊山归于哪

位先祖的名下，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地盘。

不过，相比大熊山，我更喜欢称之为大神

山，毕竟这里是蚩尤的家园，承载着梅山文化的

厚重，神山二字，吐露仙灵之气，吻合蚩尤性情，

读起来亲切自然。

新 发 掘 的 6000 年 前 的 蚩 尤 神 像 ，耳 鬓 如

剑，头上长角，形如兽面，与商周青铜器上的饕

餮纹如出一辙，也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神像

相谐相近，由此可见，蚩尤之勇猛，上古时期，就

已化为兵神，成为人类文明的图腾。

明代时，为了逃避朝廷追问，有人假借齐天

大圣之名，在大熊山建起西泉寺。齐天大圣神通

广大，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坐镇大神

山，以示蚩尤魂兮归来。如今，寺院遗址犹存，石

基斑驳，苔痕苍茫。

“蚩尤屋场”很气派，古石碑镌痕苍遒，门前

两棵大树，一棵盘根错节，苍颜遒劲，另一棵绿

叶轻舒，硕果缠枝。屋场中央为傩坛，呈龙凤八

卦之象，轻引九州欢歌，流入九溪十八峒，走入

其中，仿佛看到蚩尤腰缠兽皮，托举星辰，巍耸

于云霄。

两千年之后的张五郎，被视为梅山师公教

中的战神，也是梅山的猎神，刀锋未卷，神威倒

立，勇猛如蚩尤。在蚩尤屋场上，与蚩尤门庭并

立，以示梅山文化薪火相传。

上山时，雨雾太大，导游小方问：“还上山

啵？”我说：“既然来了，肯定要上呀。”让人意想

不到的是，雨雾中的大神山更显仙灵。近处，青

山苍翠；远处，群峰缥缈。从蚩尤广场起步，不知

绕过了多少道弯，也不知浓浓雨雾中，错过了多

少道风景。到了山顶，走上观景台，伞未撑开，雨

已先停，四面雾锁云海，层层又叠叠。

大神山的好客，非同一般，若不是亲临绝

顶，还以为是有人路过大神山时，虚拟的神话。

那一刻，大神山在我心中有了更多的解怀，以至

于下山后，我又绕道去了梅山龙宫，继续寻找梅

山文化中未解的深情。

随着阳光的牵引，同行的老苏指着远方的

一个山坳告诉我，那边长有大片的古茶树，少说

也有两万亩，可惜，山路太险，无人涉足。我说，

既然大神山打开了天眼，古茶树的清香就一定

能沿着陡峭山坡，将远方的茶神接上山。

沿着木质栈道，走进原始次森林，山中野果

子很多，挂在崖壁上，红的、绿的、橙的都有。

在山脊上的发电风车前，我们停下了脚步，

本想伴着风车打个卡，可风车转动发出的呼呼

声，一阵紧过一阵，让人听着心里发怵，大伙未

敢停留，匆忙拐入了山湾中。

传说中，大神山上有寺（庵）49 座，常年梵音

不绝，香火缭绕。下山时，顺着山路，我们来到了

大熊山古寺，入山门前，先拜谒了寺外的一座三

藏沙门墓，碑痕斑驳，搞不清皈化的沙门是哪

位，墓塔为七级叠岩，形如舍利塔，如此高僧大

德，魂守大神山，虔诚之心，磐如佛陀。

大熊山古寺依山而建，山形陡峭，拾级而

上，如攀险峰。进入山门后，围着那棵 4000 多岁

的古银杏绕了一个圈，行了三个礼，然后，落座

寺院客堂，喝了一泡茶，寺中老衲不在家，问起

在庙的顿行法师，得知三藏沙门乃清代康熙年

间的上独下素和尚。顿行法师正值壮年，前额微

凸，佛陀面相，他指着寺院一座大钟，跟我们说

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20 多年前，一位美籍华人来古寺禅修后返

程，已预订洛杉矶飞往旧金山的航班，下山时，

陡发山洪，阻断行程，留宿大神山。第二天正好

是“911”，闻悉航班被劫持，撞毁了世贸大厦。

这位居士感恩大神山，遂敬奉香火，捐赠大

钟，成了古寺的常客。大神山灵验，稀里古怪的

传说很多，让人听了心生敬畏，不过，神山圣水，

本为天道之物，有所敬畏，少生造次之心，吻合

道法自然的释怀。

出山门时，下起了欢快的小雨，气温骤降了

近 10 摄氏度。雨雾浓了起来，一层一层，包裹起

天上的云彩、远处的山寨、近处的游人，大神山

开始送客了。

沿着山路，我们邂逅了一处民宿，挂着“闲

云深居”的标牌。隐隐约约中，落座于山腰豁口

处的民宿，其主人陈锡阳是个帅小伙，出外打工

赚了点钱，回到老家，办起了民宿。

民宿别致，依山就势，隐字当先，看不出对

大神山有半点冲撞和不恭。木质结构的屋子，顺

着山坳筑巢垒窝，不拐进檐梁下，不知神山深处

有山房。

小伙子很健谈。他说，古时候兵神蚩尤喜欢

来这里狩猎，弓弩一拉，兵士一吆喝，野兽尽往

下跑，一下就落入了口袋阵。蚩尤懂兵法，小伙

子善于讲故事，大神山的传说中，需要有更多陈

锡阳这样的小伙子。

大神山到处好风水，“闲云深居”只是其中

的一处。还有几处民宿，藏在深山中，天气好的

时 候 ，顺 着 山 坡 往 下 看 ，便 知“ 白 云 生 处 有 人

家”。

炊烟升起的地方，鸡犬相闻，山风拽着柴火

腊肉的香味，跑进了云霞中，还有喜叶粑粑、五

加皮炖猪脚、天麻炖土鸡，大神山的晚宴，好呷

得不得了。

去大熊山一趟，文字里全是大神山，并非对

黄帝心存不恭，而是想让大熊山放下心中积怨，

回归于大神山的怀抱，从而给人文始祖蚩尤一

个完整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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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文

作家姜满珍是个莳花弄草的高手，你

看她家书柜旁的长藤绿萝也像她一样渴求

知识，从西边墙脚爬上高高的柜顶，再到东

边从柜顶上倾泻下来，足足有四五米长，且

茂茂密密地绿着。

“出生于农村的我，从小在‘植物王国’

中长大，对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以及田间的

秧苗、蔬菜有着不同于城里人的情感。”姜

满珍说。所以，无论在哪儿安家，她都会选

择大露台、大空地，然后自己亲自一点一点

地挑回土壤，搬回盆子，扛回小苗，拾回种

子，精心扦插、细心培育，于是小花园里有

了色彩缤纷的五彩石，神奇闪现的昙花，果

实累累的柠檬树，清香飘逸的香樟树，品种

多样的辣椒树……

像悉心养花培菜一样，姜满珍也用心

地写着每一篇文章，如她写作《蔡皋老师和

她的植物们》时，她三次亲自驱车去长沙爬

上蔡皋老师的楼顶观赏植物，并不断地向

蔡老师请教，细心地记录下了“蔡老师用手

不停地触摸着迷迭香，像抚摸着自己的乖

孙儿一样。”她为写好《朱亭古码头群》，先

后 4 次邀请我陪她亲临我俩从小生活的朱

亭古街，并登门拜访了好多居住在古街上

的老人，还体验了一番由古街上一位耄耋

之年的老人理发的感觉。

她这种做事认真、用心的精神也深深

地感染着我们。因为她，我们这些文学爱好

者才有了许多学习机会，有许多人也爱上

了写作。记得当我写《在老街闲逛》，边写边

怀疑是不是在嚼别人的馍馍，好不容易把

自己真实却细微的感觉记录下来，却不够

自信，在动手删除时突发奇想发给她看看。

而她收到稿子后及时看了，不仅提出了好

几处需要修改的地方，还发来一句鼓励的

话，让我好生欢喜，于是我修改后投稿《株

洲日报》，而编辑收到后秒回“可用”。

她还热心提携新人，在生活中只要听

说某某文章写得好，书法好，画画得好，不

管他从事何职业，她一定会主动抛出橄榄

枝，引导他们进入文学、书法、美术团体，如

修理汽车的师傅，做家具生意的商户，退休

赋闲的老人……在渌口区作协每年的总结

会上，都会有写作者由衷地表达：是姜老师

的引路，才找到艺术之家。姜满珍还会经常

组织各种活动，创设平台，让大家在一起，

相互交流、学习、鼓励，从而激发大家的创

作热情，活跃文化氛围。

她在闲适的日子里读雨听风弄花草，

烹茶泼墨写文章。于是就有了小园枝繁叶

茂、瓜果飘香。人养植物，植物也养人，于是

就有了“人生贵适意”的散文集《推开门 推

开窗》的出版；兼具生物性、人间情和乡土

味的散文集《花语草韵》的出版；直到现在

这本抵达心灵深处，足以阐释人生美好的

散文集《抚云听雨》的出版……

近几年来，渌口区为打造文旅品牌，传

承地域文化，对朱亭、渌口、昭陵、淦田等几

处老街的历史元素进行发掘并编纂成书，

她带领着作协部分骨干膺此重任，走访民

间，搜罗资料，甄别信息，先后编辑了《千年

古镇——朱亭》《古市昭陵》《文化渌口》等

一系列书籍。今年，已然退休的她还在为

《建宁古镇——淦田》一书的编纂而不辞辛

劳地奔波着、收集着、书写着、校对着。

多年耕耘，她的草木清芬里裹着人情

的暖意，她的笔墨清香里藏着岁月的温柔，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引领着我们的人

生追求，也为渌口区的乡村经济、文化事业

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

协会员。姜满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株洲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渌口区作家协会主席）

作家写作家

农历九月初的一天，我赶回沩山芦竹坪，车

经过老屋后拐弯处，碰上老娘从菜园下坡往回

走，手中捧着一个饭碗大的秋南瓜。

娘虽 80 高龄，但仍然耳聪目明，一见我的

车就喊：“长生回来了。”我一边接应着，一边把

车靠边停了，下车快步与娘伴行。娘问：“平素回

来都电话告诉我，今天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家里

冇好菜呷！”我说：“伴着娘长大的，娘吃得什么，

我就吃得什么，今天有意不讲，看娘平素生活如

何。”

进了灶屋，娘淘 好 米 用 电 饭 煲 煮 饭 ，一 边

很 利 索 地 把 小 铁 炉 锅 清 洗 干 净 ，又 把 炉 坑 柴

火点燃，问我：“长生，上次八月十五的猪大肠

炒后放在土坛里，味道香，煮一碗呷好不？”我

答 道 ：“ 好 ，只 要 没 有 臭 味 。”娘 慢 悠 悠 地 从 里

屋端出一蓝花菜碗猪大肠，往铁锅里一倒，顺

便 用 菜 碗 接 了 一 碗 冷 水 倒 锅 里 ，铁 炉 锅 往 梭

筒 钩 上 一 吊 ，开 始 煮 。干 柴 火 大 ，十 来 分 钟 就

开 锅 了 ，散 出 的 香 气 特 别 好 闻 。娘 又 问 ：“ 长

生 ，放 几 粒 红 枣 一 起 煮 ，你 看 好 不？”我 答 道 ：

“依娘的办。”娘撒上一把洗净的红枣，不一会

儿 ，猪 肠 的 香 夹 杂 着 甜 甜 的 枣 香 味 飘 满 了 屋

子，闻着舒服。

“煎几个鸡蛋，还炒上刚才这个秋南瓜，就

三样菜算哒。”娘说着，一边捡拾好了柴火，起身

去切南瓜丝。

儿子在娘面前永远长不大，永远像童年时

抱在娘面前吸奶一样。娘家菜，浸着家乡的味

道，儿时的眷恋，永远也吃不腻。

念及娘家菜，一定要细说芦竹坪美食。“人

有九流，官有七品，客有三种。”这句俗语在沩山

芦竹坪美食中得到了体现。

到芦竹坪的普通 客 人 ，一 进 家 门 ，热 茶 招

待 ，留 着 吃 个 便 饭 。便 饭 就 是 粗 茶 淡 饭 ，一 般

两 三 样 菜 ，一 荤 两 素 ，菜 品 视 季 节 而 定 ；中 等

客 人 ，一 进 家 门 ，热 茶 招 待 一 轮 后 ，便 加 烧 擂

茶 ，擂 茶 又 称 沩 山 擂 茶 ，茶 毕 才 开 始 做 饭 、炒

菜 。这 样 一 般 有 三 荤 两 素 ，喝 点 小 酒 ，聊 聊 家

常。来了贵客，是五步曲：杀鸡、捞鱼、称肉、打

酒、捡豆腐。

芦竹坪自养的家鸡，鸡肉鲜香。寸水藏鱼，

芦 竹 坪 人 家 家 都 有 口 小 山 塘 ，小 山 塘 的 水 源

全 是 山 泉 水 ，水 质 清 泠 ，鱼 长 得 慢 ，两 至 三 年

才 有 三 五 斤 一 条 ，加 入 切 好 的 苦 瓜 ，一 起 炖

煮，非常适口。鱼炖豆腐，也是上品之菜，豆腐

因久煮入了味，味道鲜美而更有韧性。秋辣椒

炖鱼，是芦竹坪人待客的必备佳肴。鱼煎到两

面 泛 黄 ，加 水 放 入 辣 椒 慢 煮 ，辣 椒 翠 绿 ，鱼 色

金 黄 ，入 眼 惊 艳 ，入 口 辣 而 鲜 甜 ，尝 一 口 便 欲

罢不能。

芦竹坪青菜、野菜、红薯煮熟后喂大的肥

猪，肉质鲜嫩而肥美。芦竹坪腊肉需要天时和细

作 ，更 可 谓 能 遇 不 能 求 。芦 竹 坪“ 糯 米 饭 盖 猪

肚”，做法十分考究，味也独特。更值得一提的独

特菜品——金银海参卷。芦竹坪并不产海参，但

旧时候芦竹坪人走江湖，本地菜色与外地菜色

自然融合，夹杂着浙江一带风味，特别是温州菜

味。因工艺复杂，这道菜曾经失去了大众化的市

场，以至失传。上世纪 50 年代，芦竹坪人用双色

年糕代替了金银海参卷。近些年，失传的“金银

海参卷”又焕发了光彩，重回到芦竹坪人的菜谱

上。

“天天来客吃不穷，夜夜偷盗不富裕，客进

旺家门。”芦竹坪人独有的人格魅力，独有的人

情世故，独有的淳朴厚道，独有的忠诚待人，自

然形成了沩山芦竹坪为人处世的美食文化，在

这块弹丸之地发出夺目光彩。

不腻的娘家菜
杨长生

霜雪大熊山。 新化县文旅局供图

云雾大熊山。 新化县文旅局供图


